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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

传奇小说、曲子词，无论哪一领域，都出现了大

量有个性的作家和高质量的作品。韩愈《山石》

诗中的一句“山红涧碧纷烂漫”，可以借来形容

唐代文学名家林立、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无

论是参天的松柏还是幽奇的兰若，在这里都绽

放着生命的美丽，燃烧着激情的光焰。从文学

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抒情文学蓬

勃发展、叙事文学方兴未艾的黄金时代。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大

体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汉魏六朝之余绪，贯

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

绝后的辉煌气象；后期启宋元文学之滥觞，推陈

出新，开辟了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简要

概括这个时段的文学精神，我认为前期的特质

是“情感主义”，后期则是“情感主义”与“理性主

义”和“享乐主义”的交融互补。

伴随着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士庶文化的汇



何秉羽，出门忽从戎。方将游昆仑，又欲小崆

流，从汉末魏晋以来的“人的自觉”历程在初盛唐时期进入了更为活

跃、更为健康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盛唐时代，诗人们在肯定世俗欲

望的同时能够睥睨万物、卓然自立；在积极进取的同时又能够亲近林

泉、怡然自乐。比如储光羲《刘先生闲居》写道：

高第后归道，乃居玉华宫。逍遥人间世，不异浮丘公。甘寝

。进退既在我，

归来长安中。焚香东海君，侍坐西山童。善行无辙迹，吾亦安能

穷。但见神色闲，中心如虚空。期之比天老，真德辅帝鸿。

又比如李颀《送刘四赴夏县》写道：

举世皆亲丞相阁，我心独爱伊川水。脱略势利犹埃尘，啸傲

时人而已矣。新诗数岁即文雄，上书昔召蓬莱宫。明主拜官麒

麟阁，光车骏马看玉童。 赤县繁词满剧曹，白云孤峰晖永

日。朝持手板望飞鸟，暮诵楞伽对空室。一朝出宰汾河间，明府

下车人吏闲。端坐讼庭更无事，开门咫尺巫咸山。

进退由己，屈伸自如，脱略势利，啸傲时辈，他们自信、自立、自强，建

立了宏大而超逸的主体精神。一切的悲喜愁怨，都在这种主体精神

的笼罩之下激荡澎湃而不失平衡。李白因深感“行路难”而“拔剑四

顾心茫然”，但始终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

有时”（《行路难》），一方面求仙问道，另一方面又平交王侯、希望功成

身退。孟浩然既慨叹“欲济无舟辑，端居耻圣明”（《临洞庭湖赠张丞

相》），又高吟“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田园作》），在山水田园中

找到了心理平衡。高适慨叹仕途失意，写心中不平说：“自从别京华，

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里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但他并未沉

溺于嗟老叹卑，而是说：“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

身与耕凿”（《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又说：“且向世情远，吾

今聊自然”（《淇上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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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张少府》）“问余何意栖碧山，笑

自我情感是初盛唐诗人所要表现的核心，无论是俯仰天地还是

追怀今古，都发乎情而归乎情。诗人并不缺乏思想者的睿智：“江畔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白兔捣药秋

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李白《把酒问月》）这难道不是哲人式的疑

问么？但不必予以理性的回答：“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

树。”“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

金樽里。”这比一切哲人的回答都更睿智、更有人情味。在情感的流

淌中，诗人已经获得了满足，无须进一步抓住更为深刻的理性或更为

实在的理念。

虽然初盛唐诗人或多或少都受着儒、道、佛、侠等思想或宗教的

影响，但玉成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并不是这些思想本身，而是从那宏大

而超逸的主体精神上发送出来的情感。“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

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

答》）这样的诗歌固然渗透着禅思和道情，但构成它的主体的却是诗

人发于生命本真的情感。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

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诗辩》），很能切中盛唐诗歌的本质精神。

这样的诗歌，既无禅思，亦无道情，充盈于其中的是浪漫的情思，表现

出来的是雄豪的气概，清远的境界，给人以无限的审美享受。孟浩然

《春晓》一诗也是如此，所写的仅仅是诗人在雨后春朝偶然产生的生

命情思，却兴味无穷，引人遐想。严羽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孟

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沧浪诗话

安史之乱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生活在战乱阴

影里，思考着社会政治出路的仁人志士已不能满足于惟情感是问的

生存方式，理性与理念迅速介入诗人的主体意识，凿破了“盛唐气象”



由是而之

之“混沌”，借用《庄子 天下》篇里的话说，“道术为天下裂”，人们主动

迎来了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本来是“情感主义”的诗人，逐渐转化

为擅长理性思考的士大夫、学者，文学精神开始了由唐到宋的缓慢转

型。

士人的主体意识大体沿着两条道路分流。其一是凭藉理性的力

量提升自我、上攀道统、积极干政。如韩愈主张以虞舜、周公等“大

圣”的品格要求自我，“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

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

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原毁》）。这种理性的自我提

升、自我修养，最终的目标还是“将以有为”，建立理想的社会规范、政

治伦常。他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

《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

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

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

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

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原道

当现实政治不能如其所愿的时候，他就直言极谏，即使犯龙颜、触帝

怒，赴汤蹈火亦在所不顾。他的谏迎佛骨，就是以道统干政的典型事

件。

其二是凭借感性的愉悦超越自我、忘却现实、远离是非。白居易

《尝酒听歌招客》云：“一瓮香醪新插刍，双鬟小妓薄能讴。管弦渐好

新教得，罗绮虽贫免外求。世上贪忙不觉苦，人间除醉即须愁。不知

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时从我游。”他所追求的“独善”，已失去孟子所



安居

谓“修身以见于世”的积极内涵，而成了游戏人间，忘却现世苦恼的手

段。他在《松斋自题》一诗中说：“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非贱亦

非贵，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

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

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表达的正是一种混

迹世俗、远离是非的消极思想。李煜《玉楼春》词曰：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

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

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表达的更是一种但醉眼前、休问身后的享乐意识。

就大多数诗人而言，则是经常徘徊于这两条道路之间：以前者为

人生之理想，以后者为生活之调剂。两条道路的交叉互补，一方面使

文学精神朝着背离盛唐诗浑融自然、“兴象玲珑”的方向演进，另一方

面也阻遏了政教文学观和娱乐文学观的片面发展。元稹、白居易等

“才子”型诗人无不以经世济民、干政树勋为人生理想之终极归宿，而

主张“文以载道”的韩愈同时也提出了“不平则鸣”之说，他那抒发牢

骚愁怨的《毛颖传》《送穷文》，比高头讲章式的《原道》更可亲、更可

爱。这又使得“情感主义”的文学精神在经历着巨大“断裂”的同时能

够保留一股顽强的力量持续发展。李贺、李商隐的诗歌，温庭筠、李

父子、冯延巳等人的曲子词，都是“情感主义”文学的典范。中唐以

后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也贯注着创作者浓郁的情感之流。

重享乐崇绮艳的文学精神，和崇政教尚质朴的文学精神，在唐代

虽然有所表现，但均未形成独立发展的壮大洪流。中唐以下至五代，

虽然诗、词领域都有过一股复归齐梁的潮流，但许多出色的抒情作品

还是超越了齐梁。就整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而言，可以说笼罩在抒情

审美的总体氛围之下。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整个唐代文学精神还是

“情感主义”为主流。



变化无方，是诗人心灵摆脱世俗日用和名

抒情主体的人格、心态、思想、意识，在感动兴发时产生情感的波

流，凭藉诗人卓绝的艺术才能，用历史发展所积淀而成的合乎规范的

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呈现为“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多样化审美风貌。

这多样化的审美风貌，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以多样

化的审美风貌为中心，唐前期“情感主义”文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种

基本样态：浪漫之思，雄豪之气，清远之境。它的主要载体是诗歌。

唐后期在“情感主义”总体氛围笼罩之下又有所变异的文学精神可以

概括为两种基本样态：沉郁之调，世俗之味。除了诗歌以外，它还以

散文、传奇小说和曲子词为载体。当然，我们所谓“前期”与“后期”的

划分并不完全是时间意义上的，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总是在延

续中有断裂、在断裂中又有延续。从前期“情感主义”文学中概括出

来的精神特质同样可用以论述后期的某些作家作品，而从后期“情感

主义”“理性主义”与“享乐主义”交融互补的文学中概括出来的精神

特质，在前期文学中也大都已见端倪。

一、浪漫之思

“浪漫主义”是从西方文论中引入的概念，本指与“现实主义”相

对的创作方法，其特征是从内心世界出发来反映客观世界，抒发对理

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

塑造形象。而西方所谓“浪漫” ）的含义要比“浪漫主义”更

为灵活、更为宽泛。我们运用这一概念，严格说来也只是借用。我们

说的“浪漫之思”，是指诗人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自由之思。这种

诗思的特点，是摆脱了实用目的和功利性意向，自在自为、摇曳多姿、

利锁，面向宇宙人生、生

死爱情等恒久主题的体验、探索与叩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说的

“浪漫”排除了陈子昂所代表的那种直接面对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

而把张若虚、刘希夷、李商隐等被认为具有“惟美主义”倾向的文学精

神包括了进来。“浪漫”文学的特征，就是以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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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胸怀间”（《赠裴十四》），“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更为纯粹的情感为表现对象。浪漫之思，是“情感主义”文学精神最

突出的表现。就这种自由诗思而言，可以说唐代文学富有浓郁的“浪

漫精神”或“浪漫气质”。

自由生命意识是唐代文学浪漫精神之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唐

代诗人在人格心态上大都属于“才子”的类型，其特点是重视自我生

命和内心情感，而对于外在的道德律令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轻忽。但

与六朝诗人（特别是贵族诗人）相比，唐代诗人能够以明朗、健康的态

度对待生活，他们超越了贵族文化的狭小天地，超越了生死的执著和

欲望的羁绊，其生命意识获得了净化与升华。经过净化与升华的生

命意识获得充分表达，使这个时代的文学达到了性情与声色的统一，

感情升华为一种来去无踪的审美意兴，声色升华为一种浑融自然的

审美形象，二者不著痕迹地融合在一起，酝酿成浓烈的意境氛围，构

成了兴象玲珑的诗境美，呈现出其前和其后抒情文学所缺乏的浪漫

情思和浪漫境界。

李白素来被称为浪漫主义大诗人，因为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澎湃

的激情和超现实的新奇想象。他不喜欢客观地描绘外界的事物，也

不喜欢冷静地叙述现实的事件，而是擅写外界事物或现实事件在心

中激荡起来的情感波澜。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他的诗歌表现了与常人不同的主观时空：“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

将

进酒》），完全是超现实的想象。他可以令青山开道，与仙人遨游，与

自然元气同科。他毕生追求的是生命的、精神的自由，在现实中不能

实现的绝对自由在诗歌中完全实现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

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

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雉子斑》），此种呼声说明

李白的自由生命意识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升华。

李贺的诗风与李白不同，但同样表现了自由生命意识升华而成



的浪漫之思。他幻想令翻覆变幻的世界在他的主观力量之下骤然改

变其规律：“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

不死，少者不哭”（《苦昼短》）。他的精神与鬼蜮世界互相往来：“思牵

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来》）。他诗思的展开不是在清醒的理性意识支配之下，而是以

极为敏锐且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为线索，一切皆围绕生命体验展开，

善用“通感”，使无生命的外物都附着了感觉和生命，有了意识活动。

“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

天东。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层岫回岑复叠龙，苦篁对

客吟歌筒。”（《溪晚凉》）每一个意象都按照自己的意识在活动并表现

自己，都发生了从无生到有生的转化。“通感”的活跃进一步加强了

李贺诗打通人、鬼、仙、怪世界的特色，使他将瞬间的感受写得光怪变

幻，无所不及。

李商隐的爱情诗、无题诗也是浪漫的，因为这些作品展现的不是

现实的画面，而是敏锐善感的心灵之图景。在他的爱情诗里，情爱体

验得到了高度的升华。他把与情爱相关的性爱体验剔除净尽，只表

现精神层面的刻骨铭心之情。他的感情虽然执著而炽烈，但又是不

可言说、朦胧隐约的，总是带着梦幻一般的迷茫色彩与感伤情调。他

把一切可以用散文语言表达出来的清晰思维都过滤删汰了，留存下

来的是更为纯粹的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

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所有意象的象征意义都不可

言说，彼此之间又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朦胧隐约的情思氛围则是相

同的。诗人用非现实的意象表现的是心灵的风景，它弥漫着伤感、充

溢着温情，充满了梦幻一般的迷茫。“絮乱丝繁天亦迷”（《燕台四首

春》），这是李商隐敏感心灵的浪漫旅程、浪漫家园。

“三李”是唐代诗歌浪漫精神的代表。构成他们的新奇想象和心

灵图景的主背景，就是诗人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他们的话题很多，但



吟，把温柔而略带感伤的自我融化在广

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在必然走向死亡的短暂人生中如何更自由地生

存，如何使短暂的人生更加圆满。他们之所以浪漫，就是因为不甘心

平淡地生活、平庸地老死，不甘心被现世人生的种种成法、格套和戒

律所束缚，要让短暂的生命放射出绚烂的光华。

“三李”之外，富有浪漫精神的诗人诗作还很多。初唐和晚唐诗

人的浪漫气质中大都带着几分忧郁感伤的色彩，他们的生命情思往

往围绕两个主题，一是时光迁逝，二是情爱缺失。浪漫诗人轻唱而浅

无垠的宇宙时空和心象世

界里，形成一种温婉迷茫、带有惟美倾向的浪漫情思与浪漫境界。盛

唐的浪漫诗人则表现出酣畅纵恣、无所外求的主体精神和个性自由。

在中唐时期，理性观念进驻诗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拘束了浪漫情

思的升华，但他们又化用了这种理性，借助这种理性把诗思推向了新

奇幻怪的巅峰。

二、雄豪之气

今

“盛唐气象”可以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盛唐气象是指整个盛

唐文学的精神气象。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说：“夫诗莫盛于唐，

莫备于盛唐，论者惟李、杜二家为尤，其间又可名家者十数公

观襄阳之清雅，右

气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颀之冲秀，常建之超凡

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江宁之声俊，高达夫之

呜呼，盛哉！”一时

间，十数位成就卓著的大诗人以绚烂多彩的个性风格共同创造了“诗

国高潮”的辉煌局面，可用“气象万千”来形容。二是由进取精神激荡

起来、为雄豪之气所充溢鼓舞的雄浑开阔的诗歌风貌。借用杜甫的

一句诗来形容，是“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

五里山水作》）。这种诗风代表了盛唐诗坛的主流，为有唐一代之文

学奏响了最浑厚、最壮大的声音。

受任侠风气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的骨子里大都有一股豪侠气概。

“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王昌龄《杂



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 少年行》）“纵死侠

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这种气概在边塞诗中表现最为

突出。即使是一些带有反战倾向的作品，也写得慷慨悲壮，不失雄豪

之气。王之涣的《凉州词》写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

升庵诗话》卷二）。

诗中是带有些许悲慨之意的，“春风不度玉门关”，明人杨慎即认为：

“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

但诗人仍然以饱满的豪迈之情超越了这种悲凉：《折杨柳》是悲凉的

送别之曲，“羌笛何须怨杨柳”，不必发出哀怨之声。为什么不必哀

怨？就是因为有一种豪迈精神的笼罩。王昌龄《出塞》、高适《燕歌

行》等诗，同样有苍凉悲慨之意，借古讽今的意味也很明显，但诗歌的

结尾表达的主要还是一种希望，其中隐隐含有以李广自喻的意思。

一种旷世的豪情，把种种的悲慨一概超越了。虽然诗歌富有多层次

的意蕴，却又在豪迈之情的笼罩下极为浑融，这就是典型的雄浑风

格。

盛唐人雄浑豪迈的意气不仅表现在边塞诗歌里，在送别、怀古、

酬赠、山水等题材的诗歌中同样有出色的表现。送别如：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

（王昌龄《送柴侍御》）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

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写得昂扬明快，虽有惜别之意，却并不落于感伤。诗人写向往自然的

情怀，写自然界的风光，写得同样明丽，同样张扬着豪迈的气概。如

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肆的态度面对人生。他们的创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飞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

虹蜺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王维的《梓州送王使君》：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何其明丽，何其壮大！虽然是写山水，却同样是在进取精神的激荡鼓

舞之下的。

雄豪之气的根基是入世有为、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在初盛唐

这一社会历史的转型时代，随着士庶力量的消长，随着唐王朝走入空

前繁盛的巅峰，也因为科举制的实行和立功边塞的感召，广大寒族士

人的进取精神被激发起来了。他们高唱着盛世的赞歌，受着盛行一

时的任侠风气之熏染，有一种发自生命本真、不需理性力量之提升而

奔腾澎湃的英雄主义激情。如王翰《饮马长城窟行》写道：

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

西击长城胡。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

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

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

他们把自我前途与王朝命运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并追求个人

的功名富贵，崇尚人格尊严，以酣畅

作中大都笼罩着不可一世的盛世豪情，呈现出浑融壮伟的艺术风貌，

展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千百年后仍富有感

动人心的力量。就事实而言，他们未必真有什么济世才干。但这却

无妨于诗人的英豪气概。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盛唐诗人没有将主

体的英豪气概落实到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略上，才使他们诗歌中的

英豪之气表现得更为饱满。

中晚唐时期，韩愈、刘禹锡、杜牧等人的诗歌中仍然可见雄豪之

气，他们是盛唐气象的传承者。只是他们的进取精神已失去了时代

氛围的滋养，更多需要刚强个性或理性精神的支撑。与盛唐气象相



比，他们的雄豪之气中少了几分浑厚与自在，多了几分张扬劲挺的力

量，或者融入了历史与人生的沧桑之感。如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

在这里，盛唐诗人那种以“少年精神”为基调的豪情已转化为以老成

心境为依托的豪情，为北宋苏轼、黄庭坚表现大胸襟、大怀抱且气象

壮伟的诗篇开了先路。

三、清远之境

清远之境，指境清意远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是构成唐代文学

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清远之境是诗人自然情怀的审美呈现。唐人

自然情怀的高涨一方面得益于魏晋以来“人的自觉”在特定历史时期

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由“终南捷径”激发起来的隐逸风尚和在

社会上极为活跃的佛、道宗教的影响有关。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变迁，唐代文人的自然情怀

及其所呈现的审美境界也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以安史之乱为界，

大体可以按时代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伴随着生命激情的自适、潇洒、

快意的人生追求，主体精神较为舒展，呈现为清适闲远的审美境界。

人品清高、追求适意，心存淡泊、远离尘嚣，追求个体生命之舒展、自

我心灵之愉悦，闲适恬淡的主体精神的跃动，表明这是庄、玄的境界，

而不是佛、禅的意趣。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中，这种境界是有代表性

的。如孟浩然的《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路向江村，余亦

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

寂寥，惟有幽人夜来去。

以渡头喧嚣的过客反衬自己隐居中恬淡无忧的自然情怀，境界清逸

而不乏雍容自在。

二是因生命激情淡退而向往自然、逃避社会，主体精神较为收


